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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陆湿地在全球水文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几十年全球范围的内陆湿地发生了明显退化。探究

历史和未来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探讨

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关键科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未来应重点关注湿地时空变化特征与

驱动机制、湿地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机制、湿地与气候变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

生态系统修复等研究方向,相关建议可为未来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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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湿地是介于陆地系统和水体系统之间的过渡带,
包括河流、湖泊、沼泽、泥炭地、红树林、珊瑚礁等,是
非常珍贵的自然资产[1,

 

2]。虽然内陆湿地仅占据陆地

面积的
 

9.7%
 

(12.9
 

Mkm2,
 

Million
 

km2)[3],却在全

球水文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
文化和旅游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4,
 

5]。
健康且具有生态功能的内陆湿地对于实现多个全球

承诺至关重要。例如湿地,特别是泥炭地可以通过

其巨大的碳存储和碳封存的潜力[6],助力《巴黎协

定》中各缔约国的自主减排贡献;湿地的缓冲作用可

以降低洪水风险和减少风暴破坏[4],促进《2015—

2030年仙台减轻灾难风险框架》中提出的“灾害风

险管理”;维持稳定的湿地面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75个可持续发

展指标[1],包括“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
“遏制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具体目标;同时湿地涉及多

项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多边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等)的实施。此外,湿地还是重要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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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和模型模拟为主要方法,重点研究全

球和区域 湿 地 动 态、生 物 地 球 化 学 循 环、
全球和中国 甲 烷 收 支。发 表 学 术 期 刊 论

文100余篇,连续4年(2018—2021年)入

选科睿唯安高被引学者。

烷(CH4,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温室气体)排放

源,每年全球湿地排放的CH4 占全球自然排放量的

50%~84%(149~181
  

Tg
 

CH4 a-1,1
 

Tg=1012
 

g)[7]。
  

由于气候变化和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近几十

年全球内陆自然湿地的面积不断缩小[1,
 

810]。根据

《全球湿地展望:2021年特刊》的报道,自1970年以

来,全球湿地面积丧失了35%(仅限可获取数据的

湿地),这一消失速度是森林的三倍,导致超过四分

之一的湿地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11]。地面清查的

数据显示,过去一个世纪,全球自然湿地的面积减少

了64%~71%,其中内陆湿地的损失(69%~75%)
高于沿海湿地(62%~63%);相比之下,全球人工湿

地如水库、水稻田、水产养殖池塘等则呈现出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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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趋势[12]。尽管目前全球自然湿地面积减少已

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基于不同的数据获取方法(地
面清查或遥感观测)和不同的湿地定义获得的湿地

面积时空变化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3,
 

13]。如图1
所示,当前湿地数据估算全球水体或湿地的面积为

0.49~13.0
  

Mkm2。如此差异巨大的湿地时空动态

估算不仅局限了历史湿地退化及其生态效应的研

究,也限制了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湿地面积时空变

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的预测和评估。
  

准确估算湿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是探究湿地

相关生态功能的重要前提。在全球变化不断加剧的

背景下,识别和保护那些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湿地

对于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和减缓气候变暖有

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2 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

2.1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方法
  

早期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主要依赖于

地面清查数据。1987年,Matthews和Fung[14]使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植被类型图、联合国粮农

组织提供的土壤分类图和一系列航空调查得到的全

球淹水数据库,产生了全球第一套静态的湿地地图。
基于1°×1°的空间分辨率,该地图估算的全球湿地

面积大约为5.3
  

Mkm2,被广泛用于湿地甲烷排放相

关的研究[15,
 

16]。此后,随着更精确的输入数据包括

植被、土壤、地形和水体数据的提出,陆续有研究产

生新的全球/区域的静态湿地地图[3,
 

17,
 

18]。然而,由
于静态的湿地地图通常受制于人为判别,不同研究

得到的全球湿地的面积存在相当大的分歧(3.6~
12.9

  

Mkm2,图1)。虽然静态的湿地地图不能应用

于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但是静态的湿地

产品往往人工识别了很多小尺度的湿地,可以帮助

补充其他湿地制图方法缺失的湿地类型。
  

从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起,卫星遥感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球湿地制

图的发展。当前基于卫星遥感的产品主要使用可见

光/近红外、主动微波和被动微波识别地表水体[19]。
可见光/近红外卫星遥感可以提供非常高的空间分

辨 率,如 欧 洲 委 员 会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European
 

Commission’s
 

Joint
 

Research
 

Centre,JRC)生产的

全球地表水体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可达30
  

m[20],但是

可见光不能穿透云和茂密的植被;主动微波遥感观

测使用综合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和测高计,可以穿透云和植被并且提供非常高

的分辨率,但是仅能覆盖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如
基于欧洲航天局ENVISAT卫星ASAR(Advanced

 

SAR)产生的湿地产品[21,
 

22];被动微波产品也可以

穿透云 和 植 被,但 是 其 空 间 分 辨 率 较 粗 (10~
50

  

km),并且容易受到地表温度的影响[19]。由于不

同波段各有优劣,后续的研究逐渐融合多波段卫星

观测产品,尽可能最大化地提取地表的淹水信息。

2007年,Prigent等[23]组合主动微波、被动微波、可
见光/近红外波段,产生了全球第一套长时间序列

(1993—2007年)多源遥感湿地产品GIEMS-1,时间

分辨率为每月,空间分辨率为25
  

km×25
  

km。由于
 

25
  

km
 

的空间分辨率仍不能满足一些需要更高分辨

率湿地产品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开发了基于高分辨

率的遥感产品如SAR影像和地形信息如数字高程

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的降尺度算

法,可以产生空间分辨率高达500
  

m的湿地产品[24,
 

25]。

图1 12套全球水体数据估算的全球湿地/地表水的面积

图中使用标记的颜色、形状、大小分别区分了不同的水体类型(湿地或地表水体)、数据类型(静态或动态)
以及时间范围(最小、平均或最大),详见文献[3]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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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基于遥感的湿地产品可以提供长达~30
年、覆盖全球范围的湿地动态信息。

  

考虑到基于遥感观测的湿地产品覆盖的时间范

围有限且更新速度慢,一些研究借助水文模型模拟

湿 地 面 积 的 时 空 变 化 特 征。TOPMODEL
(TOPography-based

 

Hydrological
 

MODEL)[26]是
当前湿地模拟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模型。基于几个简

单的水文假设,TOPMODEL建立了次级流域或次

级格点的综合地形指 数(Compound
 

Topography
 

Index,CTI)和水位的关系。使用当前可获取的高

分辨率地形数据,该模型可以将流域的平均水位(或
者平均水分亏缺状态)降尺度为流域内土壤达到饱

和(即水位超过地表)的比例。土壤达到饱和的面积

即 近 似 认 为 该 流 域 或 该 格 点 的 湿 地 面 积。

TOPMODEL可以基本重现遥感观测湿地面积的空

间格局和时间变化[2729],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假设,

TOPMODEL对一些特殊的湿地类型如洪泛湿地、
泥炭地、热喀斯特湖泊的模拟仍存在局限[3032]。目

前TOPMODEL的算法已经被应用在多个陆面过

程 模 型 中,如 ORCHIDEE[28]、JULES[33]、LPX-
Bern[27]、LPJ-wsl[29]等。耦 合 陆 面 过 程 模 型 使 得

TOPMODEL可以分析过去和预测未来湿地面积的

时空变化特征及相应的生态效应[3437]。

2.2 湿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规律
  

近几十年,地面清查和遥感观测均表明全球大

部分地区的自然内陆湿地逐渐减少[1]。基于可获取

的清查数据,Dixon等[38]发现全球内陆湿地的面积

在1970—2015年间损失了35%,在各个大洲中,损
失最严重的为拉丁美洲。Davidson等[12]发现,近几

十年北美的湿地面积损失速率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

水平(~-0.5%
 

a-1),欧洲的湿地损失速率明显下

降(~-0.3%
 

a-1),而亚洲的损失速率仍然保持在

相对较高的水平(~-1.5%
 

a-1)。基于遥感的湿

地数据 结 果 与 清 查 结 果 一 致,如 GIEMS-1显 示

1993—2007年全球的淹水面积以每年0.022
  

Mkm2

(0.4%)的速率减少,淹水面积减少最剧烈的地区集

中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南美和南亚[39]。与全球湿地

的变化趋势一致,地面清查和遥感观测数据显示,我
国自然湿地的面积也在逐渐减小,且其减少速率高

于全 球 的 结 果。从 第 一 次 全 国 湿 地 资 源 清 查

(1995—2003 年)到 第 二 次 全 国 湿 地 资 源 清 查

(2009—2013年),我国100
  

hm2 以上的湿地损失了

339.63万公顷(-0.88%
 

a-1),其中自然湿地损失

了337.62万公顷(-0.93%
 

a-1)[40,
 

41]。遥感观测

数据则显示,我国自然湿地的面积在1978—2008年

间减少了33%(-1.10%
 

a-1),而人工湿地增加了

122%(+4.06%
 

a-1)[42]。
  

与历史湿地变化情况不同,未来湿地面积时空

变化特征的研究显示,未来一个世纪全球的湿地面

积将呈现增加趋势。例如,Zhang等[34]使用 LPJ-
wsl陆面过程模型(使用TOPMODEL模拟湿地)模
拟了 耦 合 模 式 比 较 计 划 阶 段 五(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5)四个气候变暖情

景下21世纪全球内陆湿地的动态,发现21世纪末

全球内陆湿地的面积在四个情景下分别增加了

5%、8%、12%和20%,增加的湿地主要集中在北半

球高纬度地区,而热带地区的湿地面积略有减少。

Comyn-Platt等[35]使用中等复杂度的气候模式的输

出 结 果,驱 动 陆 面 过 程 模 型 JULES(使 用

TOPMODEL模拟湿地),发现冻土区的湿地面积在

未来升温1.5℃和2℃的情景下会分别增加0.26
  

Mkm2 和 0.28
  

Mkm2。Kleinen 等[43]使 用 MPI-
ESM地球系统模式,模拟了1860至3000年全球湿

地的变化,预测未来1000年热带的湿地将由于降水

增加发生扩张,而高纬度的湿地将由于冰冻减少发

生扩张。

2.3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
  

近几十年内陆湿地的退化主要归因于逐渐加剧

的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湿地

的面积。根据2018年《全球湿地展望》[1],直接影响

湿地的人类活动主要包含四类:(1)
 

改变湿地的物

理属性如水质、水流的频率、沉淀物等;(2)
 

提取湿

地中的水、生物或者土壤和泥炭;(3)
 

输入养分、化
学物质或引进侵略性物种进入湿地;(4)

 

改变湿地

结构如排干、转换为其他土地覆盖类型、火烧。间接

影响湿地的人类活动包括水利工程、农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使用遥感观测或水文模

型,已有的研究表明人类取水、排干或转换湿地作为

农田或建设用地、水利工程是造成历史的湿地退化

最主 要 的 三 个 因 素[1]。van
 

Beek 等[44]和 Wada
等[45]分别使用水文模型PCR-GLOBWB和清查数

据计算了全球水分的供应和需求,发现我国的华北

地区、印度、西亚和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是全球水资源

压力较大的热点区域,水量减少会直接造成这些地

区的湿地退化。过量的人类取水甚至导致里海和乍

得湖几近枯竭[20,
 

46]。欧洲的湿地排干活动甚至可

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北美和南美可以追溯到17世

纪,我国的湿地排干也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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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由于持续增加的人口对粮食和居住用

地需求的增加,全球部分湿地已被排干作为农田或

建设用地。基于泥炭地清查数据,Leifeld等[47]发现

全球大约有5.1×107 公顷(~12%)的泥炭地被排

干转成农田、草地或森林,其中,南亚和北欧的泥炭

地由于人为排干活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退化,而南

美和非洲的热带泥炭地退化程度较低。水利工程包

括大坝、水库的修建或跨流域调水,会通过改变地表

水文过程的季节格局而影响湿地的面积动态。目前,
水库、大坝的过程已经被包含在一些水文模型(如

WBMplus[48])或陆面过程模式(如 OECHIDEE[49])
中。虽然单个驱动因子对湿地面积动态影响的调查

已取得进展,综合多种驱动力且包括自然的驱动因

子的研究仍然欠缺。

2.4 湿地面积变化的生态效应

2.4.1 综合气候效应
  

湿地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功能,湿地退化

无疑会导致相关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失。作为一个重

要的大气CO2 的汇,湿地中的泥炭地以~3%的陆

地面积占比存储了全球总土壤有机碳库的21%
(644

  

Gt
 

C,1
  

Gt=1015
 

g)。已经排干的泥炭地大约

存储了81
  

Gt
 

C,历史的排干活动导致了每年1.91
(CI为0.31~3.38)Gt

 

CO2-eq的温室气体排放,修
复泥炭地可以有效地减少泥炭地退化对气候变暖的

正反馈[47]。与此同时,湿地也是一个重要的CH4
排放源。恢复湿地需要同时评估其增加CO2 汇和

增加CH4 排放的综合气候效应。最近的研究已经

开始关注湿地面积变化导致的综合温室气体效应,
发现恢复湿地增加碳汇的气候效应强于恢复湿地增

加CH4 排放的变暖效应[50,
 

51]。因此,恢复湿地被

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减缓气候变暖的自然解决方

案[52],然而,未来气候变暖下全球湿地面积将发生

扩张,这将增加湿地排放的CH4
[34,

 

35,
 

43]。总体上,
目前未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湿地面积变化导致综合

气候效应仍缺少系统的研究,冻土地区湿地的综合

气候效应尚不清楚[53],未来气候变暖背景下湿地面

积变化的综合气候效应不容忽视。
  

2.4.2 生物多样性问题
  

湿地退化相关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包括栖息地

损失、富营养化、水文状态干扰、水质恶化、过度开采

和外来物种入侵也严重威胁着栖息在湿地上的物

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红色名录的评估

结果,19
  

500种依赖湿地的物种有四分之一濒临灭

绝风险,其中,栖息于内陆湿地的物种面临的威胁高

于其周围陆地上生活的物种[54]。自1980年以来,
湿地的三大类群(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类)之一的

两栖动物一直面临着最高的灭绝风险[55]。湿地物

种面临威胁最高的地区集中在热带地区,比如马达

加斯加、新 西 兰、南 美 洲 的 安 第 斯 山 脉 地 区[54]。

IUCN的调查结果主要基于统计数据,无法用于归

因和预测,最近陆续有研究使用种—面积理论、经验

模型或遥感影像分析湿地相关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例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EA)使用综合评估模型IMAGE和

种—面积关系预测由于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和氮沉

降导致的生物多样性损失[56]。Janse等[57]组合观测

数 据 建 立 的 经 验 模 型 (GLOBIO-Aquatic)和

IMAGE,评估了人类活动对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Kalacska等[58]使用1984—2015年的

Landsat影像,发现坦桑尼亚北部本土的丽鱼科鱼

的栖息地严重损失与人口增加造成的农田扩张密切

相关。Xi等[36]使用CMIP5地球系统模式的输出结

果,发现未来一个世纪,即便不考虑人类活动,气候

变化也将导致地中海沿岸、墨西哥、中美洲和南非的

国际重要湿地遭受超过10%的损失,湿地面积的损

失将增加栖息在这些湿地上的水鸟和鱼类灭绝的风

险。虽然当前评估和预测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模型已

有初步探索,但是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耦合社会经济模型、地球系统模型和湿地生物多样

性模型的大尺度研究仍亟需发展。

3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与生态效应研究

的关键科学问题
  

图2展示了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

应研究的框架图。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监测不确定性

大、湿地面积变化导致的一系列复杂的气候和生态

环境效应是当前湿地研究面临的两大挑战。要发挥

湿地在未来气候变化减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

要作用,需要关注以下四个关键科学问题。

3.1 湿地时空动态的高分辨率监测与模拟
  

湿地同时具有陆地生态系统和水体生态系统的

某些特征,因此准确定义湿地的界限非常困难[59]。
明确不同湿地制图方法之间定义的差别,以统一的

定义建立长时间序列湿地时空变化数据库或地图

集,是研究湿地生态效应变化和修复与保护湿地的

重要前提。不同湿地类型的时空分布是湿地研究的

基础,目前仍缺乏全球高时空分辨率高精度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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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图。 当 前 普 遍 使 用 的 湿 地 水 文 模 型

TOPMODEL对泥炭地、热喀斯特湖、洪泛湿地等特

殊的湿地类型的过程模拟有待改进。随着新一代水

体监测相关的卫星(如the
 

Cyclon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CYGNSS)和国际性计划(如the
 

US-French
 

Surface
 

Water
 

and
 

Ocean
 

Topography
 

Mission,SWOT)的实施,如何发展更完善的湿地动

态模拟算法和遥感图像处理算法[19,
 

60]是量化湿地

高分辨率时空变化的关键瓶颈。

3.2 湿地水文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理解与

模拟
  

湿地相关的水文过程决定着湿地的形成和发

展,对湿地水文过程的准确刻画不仅有助于湿地

面积时空变化的模拟,也紧密关联着湿地一系列

生态系统功能[59]。湿地相关的碳氮磷循环过程、
温室气体源汇功能对于分析历史和未来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效应的影响,以及预测

未来湿地变化对气候的反馈非常重要。深入理

解和模拟湿地关键的水文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过程是评估和预测湿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

效应的基础[61]。

3.3 湿地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与反馈
  

湿地和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着紧密的相互作

用。一方面,气候变化通过影响陆地生态系统水文

过程包括降水、蒸发、径流和土壤水影响湿地的面积

及其生态系统功能;人类活动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
水质、结构影响湿地的面积及其生态系统功能;另一

方面,湿地作为重要的大气CO2 的汇和CH4 的源,

湿地的面积变化会通过改变温室气体的源汇功能从

而对气候变化产生反馈。揭示全球湿地动态和功能

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如何响应和反馈是当前湿地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3.4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国内外湿地生物多样性相关

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主要侧重于湿地的动、植物多样

性研究,而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相对较少[62]。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多以小尺

度静态研究为主,深入理解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时空

演变特征、种群动态、物种灭绝风险、候鸟大尺度迁

徙规律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瓶颈。

4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与生态效应研究

的建议
  

针对湿地面积时空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研究的关

键科学问题,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五个

方面(图2)。

4.1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研发全球和区域高分辨率、高精度的湿地类型

和特征分布图;融合多源卫星遥感数据,同化地面湿

地清查数据,结合水文过程模型,建立标准统一的长

时间序列全球和区域湿地时空变化数据集;揭示全

球和区域湿地时空变化特征,结合观测数据集和模

型模拟,阐明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的驱动机制,量化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的贡献,提出未来气

候变化情景下湿地优先保护策略。

图2 湿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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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湿地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机制
  

揭示不同类型湿地包括林下湿地、沼泽湿地、泥
炭地、热喀斯特湖、洪泛湿地等水文过程与湿地面积

时空演变规律;探讨不同湿地关键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微生物机制;结合水文过程与湿地氧化还原特征,
分析湿地对氮磷等污染物去除潜力;针对湿地独特

的水文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建立湿地碳氮磷

硫循环模型,开展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综合模拟。[3]

4.3 湿地与气候变化
  

揭示不同类型湿地面积动态及生态功能对气候

变化的响应机制;量化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类型湿

地温室气体的源汇功能,评估全球和区域湿地温室

气体源汇的综合气候效应;耦合湿地水文模型和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模型,模拟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湿

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生态效应;探讨国际减

排目标和我国双碳计划下湿地的碳汇潜力、甲烷排

放和温室气体的综合气候效应;结合地球系统模型,
定量刻画湿地面积时空变化及其综合气候效应对气

候的反馈,从而准确评估不同温升目标下温室气体

的剩余排放空间。

4.4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立重要湿地保护物种清单,明确不同物种保

护等级,加大濒危和珍稀湿地物种的保护力度;加强

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发展传感器自动监测技术,构
建人工智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实现湿地物种动

态的长时间、大尺度监测;拓宽湿地物种多样性的时

空研究尺度,建立湿地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不同气候

变化情景下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灭绝风险,同时

推进功能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

传多样性的研究,从而为湿地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

基础和实践指导。

4.5 湿地生态系统恢复
  

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多因子共同作用

下湿地退化的过程和机制;揭示湿地的形成发展过

程,结合生态系统恢复理论[63],构建湿地水文—土

壤—植被一体化恢复重建技术,综合评估湿地恢复

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建立湿地恢复和管理关键

指标体系,优化湿地管理和资源利用方式,提出湿地

可持续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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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land
 

wetland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global
 

hydrological
 

cycle,
 

biogeochemical
 

cycl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o
 

on.
 

However,
 

due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tense
 

human
 

activities,
 

inland
 

wetlands
 

have
 

been
 

lost
 

significantly
 

worldwide.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and
 

futur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wetland
 

extent
 

and
 

the
 

associated
 

effects
 

on
 

ecological
 

function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polici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and
 

discusses
 

the
 

key
 

scientific
 

topics
 

and
 

gaps
 

in
 

the
 

study
 

of
 

the
 

wetland
 

dynamics
 

and
 

its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The
 

suggestions
 

from
 

this
 

paper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tudies
 

on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wetland
 

extent
 

and
 

its
 

drivers,
 

wetlands
 

hydrological
 

cycle
 

and
 

biogeochemical
 

cycles,
 

wetlands
 

and
 

climate
 

change,
 

wetland
 

biodiversity
 

concervation,
 

and
 

wetl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the
 

future
 

can
 

provide
 

guidance
 

to
 

basic
 

researches
 

in
 

releva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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